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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去接孙子放学，在回来的路上，孙子
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写一段话
介绍一下柳条湖，不少于80个字。
孙子说，这是语文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

孙子问我，柳条湖是哪个湖？爷爷你怎么没
有带我去过呀？

是啊，柳条湖是哪个湖？柳条湖在哪个
省？我只知道鄱阳湖在江西省，洞庭湖在湖
南省，太湖、洪泽湖在江苏省，巢湖在安徽
省，这五个湖号称中国五大淡水湖。至于柳
条湖，我非但不知道在哪个省，甚至连名字
都没有听说过。

但在孙子面前，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听
说过柳条湖。我说，马政霖同学，不要一遇到
问题就东问西问的，要学会使用互联网来解
决问题。孙子说，知道了爷爷，我到家后上网
查一查。
一路上，我的脸滚烫滚烫的。孙子才读小

学五年级，是我太无知了，还是孙子的语文
老师太博学了？

到家之后，开门的是孙子他爸。孙子说，
爸爸，都说你是我们家的大学问家，今天我
要考考你，请问，柳条湖在哪个省？说着，孙
子把那张纸条递给了他爸爸。

孙子他爸拿过纸条，来来回回瞅了好几
遍，把那副金丝眼镜从鼻梁上抬起又扒拉下
来，一脸的懵懂。很明显，孙子他爸也搞不懂
柳条湖究竟是个什么所以然。

看来，术业有专攻一点不假，这个在中原
科技大学当化学教授的大学问家，其学问仅
仅大在化学方面，化学之外的学问未必就大
到哪里去，否则不会连小学五年级的作业都
做不出来。

孙子爸爸说，马政霖同学，不要一遇到问
题就东问西问的，要学会使用互联网来解决
问题，问deepseek也可以呀。
我一时没有忍住，差点笑到内伤。孙子他

爸果然是我亲生儿子，我俩解决问题的思路

是一个道上的，连遣词造句都九分相像。
我们父子三人走进书房，孙子熟练地打

开电脑，在搜索栏输入“柳条湖”三个字，然
后回车确认。我和孙子他爸站在孙子身后，
像当年查看孙子他爸高考分数一样，圆睁着
眼睛盯着屏幕看。搜索结果如下：沿着沈阳
的一环路向东行进到崇山路与柳条湖街的交
汇处，就是柳条湖地区。柳条湖地区紧靠一
环，面积庞大，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原因而成
为世界知名的地方。如今这里既是交通枢
纽，又是商业繁荣之地，是沈阳市版图上重
要的一块。

紧接着，又有一段对“柳条湖事件”的解
释文字：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密
谋下，日本铁道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
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
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我东北军驻地沈
阳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又称“柳条湖事件”。此后，日本在中国
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
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和孙子他爸对视了一眼，我耷拉着脑袋
退出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孙子他爸敲我房门，说让

我带马政霖去看柳条湖。孙子他爸说，机票
已经买好了，起床后即刻动身。

这是准备让我和马政霖恶补一下有关柳
条湖的知识吗？

起床后，我和在沈阳做生意的大学同学
华先生取得了联系，让他到机场接机。当晚，
华先生把住在沈阳附近的其他两个同学也叫

到了接待晚宴上，算上华先生的妻子金同
学，我们同班同学四个人。吃饱喝足之后，我
问他们柳条湖在哪里。出乎意料的是，这四
位当年的天之骄子，其中华同学和金同学就
住在沈阳市区，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柳条
湖这个名字，更不知道柳条湖在哪里，他们
只知道沈阳有个“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第二天一早，华先生有生意上的事情，没
有办法脱身，就安排妻子金女士陪我们。在
金同学家门口吃早饭的时候，金同学问早餐
店的老板知道不知道柳条湖在哪里，早餐店
老板说，没有听说过柳条湖。我提醒他，柳条
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早餐店老板
说，“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就在附近，离早餐
店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两公里。

吃过早饭，金同学把我们带到一个水塘
旁边。金同学说，她昨晚做了一些功课，整个
沈阳市，就这个地方最有可能是柳条湖。水
塘呈长条形，东西走向，水塘的南边、西边和
北边长满了荷叶和荷花，水塘的东边长着一
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水生植物。在水塘的上
方，一条铁路线从东南方向进入，又从西北
方向走出。铁路线兀立在水泥柱子上，相关
金属件已经锈迹斑斑，很明显，这是一段废
弃的铁路。难不成这里就是那条被炸毁的南
满铁路柳条湖段？我们沿着塘埂走了大半
圈，问了好几个在此晨练的当地人，他们都
说不知道柳条湖在哪，但确认这里绝对不是
柳条湖。

紧接着，金同学又把我们带到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附近，她说，找不到柳条

湖，就找那条废弃的铁路线吧。沿着医院门
前的一条马路向东走，很快就来到一条铁路
线跟前，只是这条铁路线被细密的铁丝网拦
在视野的外面，不时有火车从轨道上飞驰而
过。很明显，这是一条繁忙的在用铁路线，跟
废弃没有半毛钱关系。

好在我一眼就看到了网上面所说的“残
历碑”，就在500米开外的地方矗立着。我知
道，“残历碑”的所在地就是“九一八事变”博
物馆。我说，找不到柳条湖，我们就去“九一
八事变”博物馆看看吧。

路程不远，我们决定步行过去。
我们折返头沿着来路向西走，回到医院

门口，走下一个坎，又折返头向东，从刚才那
条铁路线下方的隧道穿过去，在下一个十字
路口左拐，直行过两个红绿灯后，就来到了

“九一八事变”博物馆的路东，博物馆在马路
对面。金同学和马政霖比我先到，他们没有
上立交桥，在立交桥的第一个台阶上面坐
着，一边一个，像门神，正喘着粗气呢。

我说走啊，桥那边就是“九一八事变”博
物馆了。
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朝着一个悬挂在立

交桥上面的牌子指了指。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博物馆内部维修，暂

停参观。
我们三个面面相觑，好长时间都说不出

话来。
就这样，我们在马路这边，“九一八事变”

在马路那边，我们之间仅隔着一条立交桥的
距离，但我们之间又隔着九十五年的沧桑岁
月。
但柳条湖终究是寻而未得。

寻 找 柳 条 湖
马 驹

小小 说说

风把阳光筛得很细
禾穗低头
藏着饱满的心思
一只鸟 踮脚站着
爪子轻得 像怕惊醒
一粒正在发胖的谷粒

诗诗与与画画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山里住
着一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汪
忠一汪大伯。他个子不高，背微
驼，比父亲年长几岁，我们这些孩
子都亲切地叫他“汪大伯”。这段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要从
1948年那个杜鹃啼血的春天说
起。

那年三月，父亲邓立功奉命
转入地方武装，担任舒六县游击
大队文书，在大别山区坚持游击
斗争。他原是跟随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来到舒城的。四五月
间，父亲所在的小队在晓天深山
里执行任务时遭遇敌军埋伏。山
林间骤然枪声大作，敌人机枪喷
吐的火舌吞噬了冲在最前面的战
友。当时父亲正因“打摆子”高烧
不退，浑身颤抖，幸而与两位小个
子战友落在后面，才侥幸逃出那
片血雨腥风。

晓天的山高林密成了天然的
庇护所。父亲与战友在湿冷的山
林中东躲西藏近两日，最终又因
体力不支失散。当他在昏迷中被
救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农家
的旧床上，一位名叫汪忠一的山
民正用粗瓷碗给他喂米汤。滚烫
的泪水顺着父亲消瘦的脸颊滑
落———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竟
还有人冒险收留一个素不相识的

游击队员。
“不用谢，我们是‘自家人’。”汪大伯这句带着山乡

土味的话，像一盆炭火融化了父亲周身的寒意。这三个
字里包裹的，是大别山百姓最朴素的革命情怀。

1954年父亲担任舒城县副县长后，工作日渐繁忙。
但每年谷雨前后，汪大伯总会雷打不动地送来一斤自家
炒制的小兰花茶。父亲接过新茶时，指尖总会微微发
颤——— 那青翠的嫩芽浮动的何止是茶香？分明是血火岁
月里淬炼出的生死情谊。这一斤茶叶重若千钧，称量着
战火中的性命相托，也丈量着山民金子般的赤诚。

后来汪大伯走了，他的长子接过了这个无声的约
定。他说，父亲临终前特意交代：“春天新茶上市时，别忘
了给邓县长送一斤，他最爱喝晓天的兰花茶。”父亲接过
茶叶时，我看见他斑白的两鬓在微微抖动。这哪里是寻
常的草木之味？这是用两代人的坚守熬煮的人间至味。

如今，当我凝视杯中舒展的碧叶，仿佛又看见晓天
深山里的那双手，听见岁月长廊中“自家人”的回响。这
一斤穿越时空的新茶，比任何勋章都更珍贵。它默默诉
说着：当革命者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时，正是千千万
万个汪忠一这样的“自家人”，用他们滚烫的心肠，在悬
崖绝壁处垫起了通向新中国的生命之路。

茶叶在沸水中沉浮，将大别山的晨曦雨露、烽火岁
月与赤子之心，都化作了这一
盏澄澈的茶汤。啜饮之间，历
史深处传来的金石之声愈发
清晰：勿忘那些用生命托举革
命的“自家人”。

散散 文文

我总以为，浪漫该是风拂过帐篷的
声响，是星空下交叠的影子，是流星划
过天际时紧握的双手。可我的生活里，
更多的是客厅暖黄的灯光，是茶几上永
远温暖的花茶，是陈默歪在沙发里看手
机的侧影。
我们像两条平行线，我追逐山川湖

海，他眷恋方寸之间。我的旅行箱里永
远备着冲锋衣和登山鞋，他的储物柜里
总是藏着几种喜欢的茶叶。我对着地图
上的露营地标雀跃，他捧着茶杯点评纪
录片里的战术部署。朋友们笑称我们是

“旷野与温室的结合”，我听着这话，心
里总泛起细密的酸涩。

“下周英仙座流星雨，去城郊山谷
好不好？”我把露营攻略推到他面前，指
尖划过标注好的关心点，“那里的星空，
肉眼就能看见银河。”

陈默放下茶杯，伸手探了探我的膝
盖：“山里夜露重，你旧伤会犯。”他的指
尖带着常年握茶杯的温度，“预报有雨，
哪有家里舒服。”

我缩回了手，委屈像潮水般漫上
来。结婚十余年，这样的对话重复了无
数次。我渴望的浪漫是并肩看流星坠

落，他偏爱的惬意是围炉煮茶话家常。
那些关于户外的憧憬，在他的“安稳论”
里渐渐褪色，我甚至开始怀疑，和一个
连露营都嫌麻烦的人共度余生，是不是
值？

那天晚上，我在书房整理旧物，无
意间翻到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盒。盒子没
有锁，一打开就涌出岁月的气息——— 泛
黄的照片，磨损的日记本，还有一枚褪
色的领花。

照片里的陈默穿着迷彩服，皮肤黝
黑，眼神锐利如鹰。他站在雪山之巅，背
景是连绵起伏的冰峰；他蹲在沙漠戈
壁，手里举着压缩饼干；他倚在丛林帐
篷边，身后是璀璨得不像话的星空。日
记里记着密密麻麻的日期：2014年4
月，藏区驻训，连续半月啃干粮；2016
年8月，海岛拉练，台风也在坑道里待
命；2018年10月，西北演习，帐篷外流
星如雨，想家。

“原来你不是不爱野外。”我捧着日
记本，指尖拂过那些关于星空的记录，
忽然懂了什么。
陈默不知何时站在门口，月光勾勒

出他微驼的肩背：“在部队二十余年，一

年有大半时间在野外。雪山露营数过最
冷的星，沙漠宿营见过最烈的风，最长
一次在野外驻训待了近半年，每天最盼
的就是能喝口热茶，能躺在软软的床
上。”

他指着一张银河照，照片里的星光
比任何露营地都要璀璨：“你说的浪漫，
是我前半生最寻常的风景。只是那时我
想的，从来不是流星有多美，而是何时
能回家，能给你一个不用风吹雨淋的
家。”
我忽然想起，每次出差归来，玄关

处总有放好的拖鞋；每次爬山崴脚，药
箱里总有备好的药膏；我所有的旅行计
划，他从未反对，只是默默查好天气，备
好常用药。他把最渴望的安稳给了我，
把最疲惫的过往藏进了铁盒。

窗外的月光落进茶杯，漾起细碎的
银辉。原来浪漫不止一种模样，他的星
空在山野，我的星空在他眼里；他的安
稳是我的远方，我的远方是他的守护。
那些他不愿再提及的野外岁月，那些辗
转大江南北的风霜，都化作了此刻客厅
里的茶香，温润绵长。
所谓合拍，或许不是并肩追流星，

而是他把前半
生的风雨都挡
在门外，留一室
暖光，等我带着
星光归来。这茶
香里的安稳，是
比流星更恒久
的浪漫。

散散
文文我家楼下有棵老槐树，它稳稳地伫立在那里，不

知经历了多少岁月。春天时，槐花吐放，一簇簇雪白
如云朵般的花缀满枝头，香气弥漫了整个街巷。夏
日，树叶浓密如盖，投下大片的阴凉，引得许多老人
来此乘凉下棋。秋风吹过，槐树叶如金色蝴蝶般翩翩
飘落。寒冬腊月，树枝仍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却依然
倔强地守候着春的到来。

树下常有邻居围聚闲聊。王大爷常坐在树下的石凳
上，眯着眼打盹，鼾声均匀悠长；李奶奶则爱在槐花盛开
时采摘槐米，洗净蒸熟，再分赠街坊四邻；孩子们则绕着
树干追逐嬉闹，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树荫下。

后来，城市扩建道路，老槐树也被规划在铲除之列。
施工队进驻那天，王大爷颤颤巍巍地站在树前，李奶奶
也来了，默默把一捧槐米放在树根处，孩子们茫然地站
在远处。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老槐树应声倒下，那一刻，
树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仿佛大地被拔除了一颗苍老
而忠诚的心脏。

树倒下后，空荡荡的街角仿佛失去了呼吸——— 然而
这棵沉默的树，早已
将根须扎进了我们
日日经过的泥土深
处；它虽倒下，却如
同在人间刻下了一
道无法被推土机抹
去的年轮印记。

散散 文文

暑气敛去时
风最先知道
它把最后一朵荷花
轻轻别在池塘的衣襟上

稻穗学着低头致意
每一株都弯成
黄金的弧度
农人站在田埂
把皱纹笑成
丰收的契约

山峦褪去浓绿
披上薄雾织的纱巾
枫叶在暗中数着
还要几场晨露
才能点燃
自己的灯盏

暮色来得突然
蟋蟀把琴弦
调低八度
而银河正在清洗
准备盛装出席

中秋的宴会

一叶知秋
一片枫的飘落
在晨光里画出一道弧线
这是秋天送给我的信
用金色的墨水
在风的信笺上轻轻书写

小路弯弯
铺满斑驳的树影

像时光的碎片
拼凑出季节的私语

风路过时
叶子沙沙地笑
它们商量着
要染红哪一片山峦

暮色把远山描成黛色时
露珠开始在草尖上写诗
月光给窗棂镀上银边
蟋蟀把星星一颗颗唱亮

诗诗 歌歌

茶香里的星辰
杨 静

处暑秋色新 (外一首)
魏世通

摄影/孔祥秋 配诗/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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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的秋风裹着冰冷寒
气阵阵袭来，陈振国踩着蜿蜒
的山道，皮鞋沾满泥土，踉踉跄
跄走向后山墓地。山坡上，树木
葱葱，竹林幽深，坡面裸露出的
黄土泛着暗红，让人想起皖西
这片烈士鲜血染过的土地。

警卫员连忙赶上去，扶住
他的胳膊，“首长……”他猛地
一甩袖子，分明是“不用”两个
字。警卫员心头一怔，默默地退
后半步，目光闪过一丝担忧。

墓地简陋，荒草萋萋。他环
顾四周，青山依旧青青，苍劲有
力的松树矗立在墓地周围；遥
望远方的山峦、田野和炊烟袅
袅的村落，心里翻涌着说不出
的酸楚。

天空乌云低垂，好像此刻
就要落泪。山风拂过，松涛沙沙
作响，如同低回的挽歌。突然，
他在一块墓碑前止住了脚步，
凝视着墓碑——— 革命烈士陈启
明之墓，几个字映入眼帘。墓碑
不大，碑石上的字被风雨侵蚀
得斑斑驳驳，但“陈启明”三个
大字清晰可见。

忽然，他感到心里被某种
无形之物紧紧攥住，脚步猛地
一顿，双膝不由自主地一软跪
在了墓前。坚硬的地面硌着膝
盖，他却浑然未觉，而是伸出布
满老茧的手，指尖微颤地拂过
碑上“陈启明”三个字，双肩剧
烈地颤抖着，泪水无声滑落，渗
入身下冰冷的泥土。他缓缓地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折叠方正的
土灰色包裹，慢慢打开，褪色的
红布剪就的红五星静静躺在中央——— 那是红军时期的
帽徽，红底色虽已斑驳，但依稀可辨。那方包裹布也褶痕
累累，粗粝而坚韧，正是当年红军时期军服的布料，无声
地诉说着沧桑的岁月。然而，那枚红星，却仿佛依旧在褶
痕深处闪着光芒。

他抚摸着那褪色的红五星，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飘雪
的冬夜又一次重现。凛冽的寒风“嘘嘘”呼啸着，雪花乱
飞。一户茅草屋里却温暖如春，一盏豆光油灯下，一个戴
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蘸着碗里的水，在桌子上写着
字——— 天下为公。笔锋沉稳、苍劲有力。十六岁的陈振国
歪着脑袋问，“堂哥，这是什么意思呀？”

堂哥侧过脸，镜片后的眼神亮得惊人：“天下为
公……就是这天下，不该是地主老财的，不该是那些军
阀的，应该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他轻轻拍着他的头，
那手清瘦而有力，“读书识字，不是为了识几个字好看，
是为了明白这道理，为了将来改变这个世道！你看这火
苗，现在只能照亮这张桌，但千万盏灯就能照亮整个皖
西。”
陈振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睛却闪着光亮。堂哥

叫陈启明，年长他十多岁，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实际是
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陈振国家里穷，上不起学，但堂哥没
有抛弃他，总是抽空教他认字，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讲这
个社会的黑暗，讲如何同地主老财斗争。陈振国买不起
书本和铅笔，就学着堂哥的样子，一有空就蘸着水在桌
子上、板凳上书写。几年后，他认识了许多字。有一回，堂
哥给他带来一本小册子，他一字一句地读懂了里面的意
思。后来，堂哥又送给他铅笔，他就歪歪扭扭在上面写下
了他人生第一行字“天下为公”，并在“公”字底下划了一
道横线。他读懂了“公”的意思。

“振国，你记住，天下没有公理，人就没有出路！”堂
哥常对他说着这样的话。

一天，陈启明要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临走时，神色
凝重地交给他一块灰布包裹，里面包着一枚布剪的红
星，并告诉他，“如果哥没能准时回来，你就跟着红军走，
它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哥的话，你一定
要记牢”。

“哥，那你呢？”他不解地问。
“哥还有许多事要做，等这些事完成了，哥就去找你

们……”陈启明说这话时，眼神深处有一丝不易觉察的
凝重。

堂哥执行任务一直未归。后来，陈启明竟是以牺牲
的消息传回……这时红军主力部队正要转移，十六岁的
陈振国遵从堂哥的嘱咐，身揣着那枚红星，跟随红军，离
开了养育他的故土，直至今日归来。这时，他已经成为一
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此刻，陈振国的双肩剧烈耸动，压抑了太久的悲怆
终于决堤，泪水大颗大颗滚落，打湿了胸前的勋章，也砸
在身下沉默的土地上，二十多年的思念和期待都倾注在
这方寸冰冷的石碑之上。

他小心翼翼地把红五星贴在胸口，泪水簌簌地滴落
在上面，他擦拭着，又缓缓地将它放在墓碑前，轻轻地说
道：“堂哥，今天，我来看你了，二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
忘记过你，你教我识字，教我做人，讲革命道理，教我走
上革命道路，没有你蘸着水教我认下‘天下’二字，就没
有今天的陈振国……”他哽咽着，“可是你为了获取敌人
的情报，掩护部队转移，被叛徒出卖，惨遭反动派残忍杀
害……你……”他抹了抹眼泪，“当年欺压我们穷人的恶
霸陈世昌早被斗倒了，出卖你的叛徒陈有财这个老狐
狸，政府早就把他正法了，皖西这片红土地上，穷苦人过
上了好日子，我娘和乡亲们……能吃饱饭了……你讲学
的祠堂已改造为学校，村里孩子们都有学上，有书念，你
教我的‘天下为公’的道理……今天在这片你为之流血
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它的雏形，而你却长眠于
此……”将军的声音嘶哑低沉。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肩头终于不再剧烈耸动。他缓
缓地昂起头，目光如炬，默默地凝视着那颗红五星，脸上
泪痕如雨线般纵横交错。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仿
佛来自大地深处，带着泥土的腥涩与松柏的苦寒。他颤
抖着，缓慢地站起身，警卫员匆忙上去，扶了他一把，将
军没有拒绝。他感到将军的身体抖动如秋叶，手掌传来
的剧烈震颤让他的心猛地一揪。将军原来如此情深意
重！

山风呜咽着掠过松林，卷起墓碑前残存的纸灰，化
作细微的旋涡，纷纷扬扬，然后缓缓飘落在墓碑和那枚
红星上。将军在墓碑前肃立默哀。警卫员喉结剧烈地滚
动着，泪水盈眶，手背微颤，然后与将军同时庄严地抬起
右臂，向着墓碑和那枚红
五星，庄重地敬着军礼。

天空乌云渐渐散开，
阳光破云而出，一道道金
光射向墓碑，把红五星照
射得更红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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